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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有一首诗：

昨日雪如花，
今日花如雪。
山樱如美人，
红颜易消歇。
少女的红颜如山樱的芬芳，虽然

让人陶醉，却难免很快地凋谢。李商
隐这首欣赏山樱的诗，是我看到的唐
代诗人中写得最好的一首。

山樱，即是中国的樱花，花朵较
小，颜色月白或者粉红。李商隐所欣
赏的山樱，应是月白色的，不然，怎么
会是花如雪呢。但他知道山樱还有粉
红色，所以，这山樱才会让他想到少女
的红颜。

花与人一样，都是大自然赋予的
生命。但禀赋与资质却各不相同。樱
花既不同于梨桃杏荷，又不同于牡丹
月季。它不名贵，亦不普通，因此欣赏
它的人更加小众。无论是唐诗还是宋
词，直接写樱花的诗少之又少。探究
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山樱
很少被移栽到城市，加之花期太短，成
活率也不高。北方有“樱桃好吃树难
栽”的谚语。我定居武汉的东湖边上，
已有三十多年之久。在离家不远的梨
园广场上，就生长了一棵山樱树，每年
柳梢儿发芽不到一个星期，樱树就开
始开花。那一时节，我每天早晨或傍
晚会在树下徘徊，守候着它开花的时
刻。它每年的花期，大约在雨水后一
个星期内，每年相差不会超过三天。
它开花是没有征兆的，因为它的枝条
上是先开花，后长叶子的。一年复一
年，我不厌其烦地守候这棵樱树。还
为它写过文章。但是，随着城市的迅
猛发展，梨园本来空旷的广场变得拥
挤了。它的地下被掏空变成了地铁
站，它的周围耸立起数十座民居的高
楼。天梨大道的内环线的建设又将广
场切成两半。谢天谢地，这棵樱树还
在。但在它周围砌起了石墙。往日一
到傍晚就绝少人迹的广场，如今车水
马龙，深夜也不曾停息。如是，这棵山
樱树像一只被关进笼子的狮子，它不
再活泼，而被迫接受了一些新的生活
规则与生存环境。树还是那棵树，但
每年的花期不再准时了，花朵不再茂
盛了，花龄也变得短促了。这棵山樱

树不会讲话，但我知道它是痛苦的，它
必须承受人们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过程
中带给它的压迫与摧残。

作为这棵樱树的老朋友，我没有
能力帮助它挣脱这种困境。时代的潮
流太强大了，几乎无坚不摧。一方面，
它冲刷了许多令人厌恶的疮痍；另一
方面，它又制造了一些新的疮痍。

每每经过这棵山樱树，我就会想
起民国初年的那位身穿袈裟的大才子
苏曼殊，他写过这样的一首诗：

春雨楼头尺八萧，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苏曼殊的这首诗写于日本，眼前

浮漾在樱花丛中的春光，让他思念杭
州——他一直将这里视作他的精神故
乡。他想象着回到西湖边的情景，穿
着一双游历的芒鞋，托着一只化缘的
破钵，漫无目的地在樱花丛中走过一
座又一座小桥。

我猜想，写这首诗的苏曼殊，一定
是产生了幻觉，他把杭州当成了京
都，西湖边上倒是有不少的小桥，但
哪里又会有千树万树的樱花呢？樱
花是曼殊的乡愁。而樱花，也是我
的一分无奈，二分惆怅。如今的武
汉，无论是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樱花
大道，还是东湖边上的樱园，都是国
内最负盛名的赏樱之地。但是，我
仍然挂牵着与我相伴了几十年的那
棵山樱树的命运。无边春色体现在
每一棵花树上，一棵花树的萎缩，我
想，我们应该不能说，这春光还是完
整的吧。

二
眼下，日本樱花的花期已接近尾

期。可是，中国樱花却正是盛开的时
候。这乃是因为，中国樱树大都生长
在山区，它的生长地，比起红尘滚滚的
城市，气温要低三至五度。如果说，日
本的樱花犹如时髦的少女，中国的樱
花则如质朴的村姑，她不擅风月，却更
加原生态。有人说，日本樱花是从中
国移裁过去的。我不是植物学家，无
法加以判断，但我直观的感觉，这是两
种完全不同的樱花，应是各有所源。

前面说过，武汉大学校园内的樱

花大道与东湖的樱园，都是国内最负
盛名的赏樱胜地，但两处赏的都是日
本的樱花。我常有一种念想，若是有
一处地方，能够让人欣赏到成片成片
的中国本土的樱花，那该是一件多么
令人惬意的事情。有一天，龙潭书院
的弟子、卓越集团的创始人刘雁飞先
生对我说，他将要在湖北的崇阳县建
一座樱花小镇。我听了颇为惊奇，便
问他崇阳是否有成片的山樱，他的回
答是肯定的，并当场从他的手机中调
出数十张随手拍的山樱盛开的照片。
看了这些照片，不由得让我想起了那
位崇阳走出去的文化名人，著名的教
育学家王世杰先生。

王世杰1891年诞生于崇阳县的
回头岭村。那一时期属于晚清，虽然
国运不济，但湖北却因为张之洞主导
的洋务运动而呈现出一派生机。他
12岁到了武昌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
取了武昌南路小学，与日后成为中国
地质学的泰斗人物李四光成为了同
学。王世杰先生后来留学英国。
1927年，已经学成回国并效力教育多
年的王世杰，被任命为改组后的国立
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这一时期的武汉
大学，虽然是草创时期，却是大师云
集，地质学家李四光、诗人闻一多、语
言学家黄侃等等，都是武汉大学的教
授。这是一批念过私塾、留过洋、有着

广阔的国际视野的大知识分子。武汉
大学选址在东湖南岸的落驾山中。闻
一多以其诗人的睿智，将落驾山改名
为珞珈山。让校园像花园，是这一批
教授的共同心愿，也许是留学日本多
年的黄侃对樱花情有独钟，提议在校
园内种植樱花，但那时哪里有条件从
日本引进樱花呢？王世杰于是想到
了崇阳老家的山樱，于是写信回家，
希望老家人能够选一些桂花与山樱
的小树送往珞珈山栽种。因为王世
杰的家乡情结，武大的樱花梦便有了
一个美好的开端。1939年，侵华的
日军选中武大作为他们的中原司令
部，也许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山樱不能
抚慰乡愁，于是又从日本运载了不少
樱树在珞珈山中栽种；再就是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首相
又赠送给中国政府上千棵樱树，时
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再次划拨一
批日本樱送到武汉大学的校园内栽
植。基于这一历史的脉络，可以说，
武汉大学樱花大道的建设始于王世
杰，成就于周恩来。毋庸讳言，这条
樱花大道的建设者们，他们之间有恩
仇、有怨恨，甚至有水火不容的政见，
但却都有着爱花之心、惜花之情。一
个小小的樱花情绪，让我想到了那两
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
恩仇。”

据说王世杰先生自从离家之后，
因为政治的歧见，命运的捉弄，他再也
没有回过故乡，但没有回过故乡不等
于忘记了故乡。人生不离不弃的两大
依恋，一是母亲，一是故乡。我相信王
世杰先生不会舍弃他的依恋。何况崇
阳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丰富。

三
几年前，湖北省旅游局征集广告

词，想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湖北
的人文与风景，挑来挑去，最终选中
了“灵秀湖北”。我个人认为，用灵秀
两个字是不可能涵盖湖北的。荆楚
大地不但有绵延雄浑的山脉，更有着
汹涌澎湃的江河；它还拥有沃野千里
的平原、星罗棋布的湖泊。除了灵
秀，它还有磅礴、坦荡与厚重。但是，
用灵秀来形容鄂南的山水，倒是非常
贴切。

每次来咸宁，我都有两个感受，
一是这里的乡音很特别，他们的言
语，让我听着像外星人在交谈；二是
山水，在我看来，每一座山村、每一处
小镇，都可成为美丽乡村的样板。咸
宁自称是桂花之乡，它的桂花的确远
近闻名。大约一年多之前，一位民营
企业家沈亚明在他的家乡建了一座
柃蜜小镇。这个柃蜜，就是野桂花。
如今，柃蜜小镇已经很有名气了。我

身边有不少人都说起过它并专程前
往游历。沈亚明先生亦多次请过我
到柃蜜小镇小住。因为手头总有做
不完的杂事，故一直未能成行。需要
在此说明的是，沈亚明先生也是崇阳
人。至此，我才知道崇阳有成片的野
桂花，成片的山樱花。因为野桂花而
建成了柃蜜小镇。因为山樱花，刘雁
飞先生要去建一个樱花小镇。据说，
两个小镇相隔不远。我想，这两个小
镇的建成，崇阳的花事便会繁荣起
来。在漫长的岁月中那些自生自灭
的野花，从此有人照料，有人关怀，并
因此吸引更多的游人，踏上这幕阜山
中的崇阳古道，来欣赏这山中一年一
度的色彩缤纷的花季。

据专家预测，仅仅一树樱花，将会
在中国产生千亿级的市场。这一点我
不敢相信，却又希望能够成为现实。
我算了一个账，如果在中国美丽乡村
的建设中，我们能够建成一千个花的
小镇，每个小镇做好花的文章，产生一
个亿的产值，那么，我们就会因为花而
产生了千亿级的投资与收益。这样，
种花人与赏花人，便能各得其利。希
望我的这种推测，不会成为让人讥笑
的花架子，而应该是让人艳羡的朝气
蓬勃的花样年华。

最后，祝愿崇阳的樱花小镇早日
建成。

多少年来山樱一直存在于村野林间，历经风
霜雨雪，春来花开，绚烂一时，过后便黯然花落。或
许时有路人驻足，也曾引来蜂飞蝶恋，却终究如同
和风拂过原野，云朵在天空漂移一般，凡常自然。
没有惊醒文豪诗人的浪漫，没有招来旅行家过度的
青睐，也便鲜有广泛的歌咏和颂扬。

大自然一直绚烂多彩，四季繁花似锦，春有兰
夏有荷、秋观菊冬赏梅，百花千姿百态，争芳斗艳。
然而，宇宙万物，既应时而生，又必尽其性。花于苗
圃中有人灌溉有人观赏开花，花于孤崖山间无人照
顾无人赞叹也开花。其幽幽清香有蝴蝶过传，无蝴
蝶过也传。如鸟自于树丛间欢快，有人听无人听不
影响它声音婉转清脆。山樱自生自长，岁月没有更
改它们的芬芳和美丽，喧哗也罢，寂寞也行，并不妨
碍它们随风摇曳，明媚鲜艳。

或许，曾经的许多岁月，山樱自独开独谢，浅
笑于山谷，安然于僻野。却终隐藏不住它的灿烂夺
目，近看的鲜艳，娇美清雅；远观的绚丽，如雪似
雾。人们感花开之妩媚，叹花期之短暂，惺惺相
惜。于是两两相传，邀约观赏；拳拳成文，赋诗记
游。

山樱温暖了无数人眼眸的同时，山林不再寂
寞，春天更加生动。人与花相融成景，相映成趣。
花为背景，人是点缀。于是，樱花成了春天踏青游
览的目标，成了乡愁物质的寄托，凝聚了游子浓浓
的家乡情结。于是，赏樱不必去日本，武大以外也
看花，怀个旧回老家，款步梦中的阡与陌，樱花自在
家乡的房前屋后傲娇。

朴实无华小小的山樱，终于为世人瞩目，社会
热心关注，专家开始研讨论证，探讨樱花之渊源，寻
觅樱花之底蕴，挖掘其蕴含的禅意，综合樱花与地
方特色的融合。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培育、养护，开
展了樱花节的活动，打造了以樱花命名的小镇，因
势利导，樱花成了春天旅游的名片，樱花这篇大文
章正在被精心地谋篇布局，被认真地字斟句酌。山
樱庆幸，从此不冷落，资源被利用，价值被重视。

且看，春天盛景：山樱烂漫处，游人如织。

山樱之幸
○ 金风

崇阳野樱 本版摄影 周伟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湖
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熊召政讲述樱花故事

樱花的故事（摘选)

○ 熊召政

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经意
间，春天已经款款地向我们走
来，把这个世界装扮得五彩缤
纷、多姿多彩。春天的到来，让
江南崇阳美不胜收。

江南崇阳，幕阜山脉以南。
三月的春天，万物经历凛冽的寒
潮冷雨后，当第一股暖流吹过隽
水河岸，绕城而过似弧形又似太
极八卦图的那片浪口温泉，便开
始出现杨柳依依、小麦青青、油
菜金黄的田园牧歌。蓦地，一抹
最鲜最嫩最清新的那股新绿，也
在鹅黄嫩芽中拼命涌出。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
月黄昏”是给春天的第一首浅吟
低唱。春天的崇阳，仿佛是被繁
花接管的山水田园新城。不管
是驱车在城乡公路沿线，还是在
一河两岸，天城公园、大集公园，
只见鲜花盛开，满眼滴翠，流光
溢彩。更有轻歌曼舞，人潮如
织，令人赏心悦目。还有乖崖
亭、碑林书法等更是为公园增添
了许多人文情怀和文化气息。

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春天
的美，就这样在风和日丽、百鸟
鸣唱、花红柳绿中播下种子，让
思想萌芽，让奋斗开花。只有这
个季节，色彩感知最为艳丽，味
道识别最为浓烈，心情最为雀
跃，连身体仿佛都蕴藏着无限能
量。而空气中，仿佛都带着万物
赠予世间的浓情蜜意。

三月的中下旬至四月上旬，
崇阳各路山谷的野樱渐次怒
放。从金沙白云庵到葛仙山再

到龙泉山、白崖山，她们已－丛
丛、－簇簇，一枝枝、－树树，宛
若踏着春的韵律，悄然而来，这
方唱罢那方又登场，依次盛开，
几乎要炫目整个崇阳啊！享受
这一年一度的盛宴，看那一抹粉
樱绽放，樱花树下，春和景明，在
繁琐的日常中暂时脱离出来，尽
情徜徉其中，尽情感受这春意盎
然的无限美好！

尽管络绎不绝、车水马龙，从
山外城市舟车劳顿而来的每一
个膜拜野樱者，总是渴望要阅尽
世间繁华，哪怕曾已阅过大多的
繁花，但仍相信，只有江南崇阳
十万亩天然野樱山谷的每一株
野樱，每一朵花瓣，都有着自己
的神坻，传达给世间的，不仅仅
是逆天的容颜，更是向春天传达
她的花语和声音。

诗云：“龙泉山上吹云雾，崇
阳野樱赛天堂”。那一束束春风
裁剪的野樱，可是你心中最美的
神祇？而我总是念念不忘崇阳
龙泉山片片樱花绽放的那一
幕。那是一个雨后初霁的天气，
山下云遮雾绕，浓见度不足二十
步，而山上晴空日照，碧染万
里。凭栏俯视，刷黑的盘山公路
如青龙附体，层层叠叠的云雾似
轻纱帷帐悬挂在半山腰，笼罩着
田园村舍的曼妙胴体。此刻，远
山如黛，若隐若现于天际深处，
而眼前漫山遍野的野樱树，就像
天女撒花的随意抛散，只见漫山
遍岭间，一丛又一丛、一簇又一
簇，一树又一树，有突兀崖头雪

白如玉的，有含笑枝头粉红妩媚
的，有嫣然钟情含苞欲放的，无不
显得浓浓郁郁，分外热闹热烈。

有人说，经历寒冬后，江南
崇阳的第一抹色彩，就是野樱交
接给春天的馈赠。崇阳的野樱，
在全国的规模可谓名列前茅，堪
称世界之最。更有学者一语惊
人，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野樱在
中国，而中国百分之八十的野樱
在崇阳。你可知道，养在深闺人
未识，一朝闻名天下知。特别是
自去年各级媒体特别是央视连
续露脸后，崇阳的野樱渐被各路
大佬看好。斥巨资，修公路设
施，建旅馆客栈，兴农家饭馆，休
闲娱乐康养等一体化服务，大有
目不暇接，眼花撩乱，令人神往，
留连往返。

春天，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活
力，充满了希望。接下来的崇阳，
繁花继续，让我们整理好行囊，带
着激情，去泛舟洪下十里画廊，水
波荡漾的青山平湖，江南奇景的
大泉溶洞，激情逐梦的柃蜜小镇，
还有金沙山庄、桂花林海等，仿佛
这个春天是为你而来，万物为你
盛开，岂不美哉妙哉快哉！

又是一年春好处，不负春光
不负我。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
都是现场直播。幸福都是奋斗
出来的，成功都是实干出来的。
在春天里，我们手牵手、心连心，
带着梦想，带着快乐，一起向着

“浪漫樱花、幸福崇阳”出发！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这里

是崇阳，崇阳欢迎您！

踏春听“樱”语
○ 墨青


